
狂澜记 

 

  

 

一 

 

  

 

凤仪 

 

  

 

我是五公主凤仪。我的父亲是君临天下的大惠皇，母亲是芙妃。我出生当日，有宫嫱向父亲谏言，

她幸运地看见一只凤凰履着祥云坐落在母亲所居的碧粼宫屋宇上。这是荒诞不经的谎言，而我那英

明一世的父皇轻易地相信了。他兴奋地手舞足蹈，执拗地认为新降生的我会保他永坐江山万万年，

会令他的社稷大业更添姿色。所以，父亲给我赐名为凤仪，含有凤来仪之意，是个很吉祥的名字。 

 

  

 

芙妃 

 

  

 

我18岁封为皇贵妃，19岁有了第一个孩子——公主凤仪。 

 

  

 

产下公主的妃嫔总是有些失意，因为公主无法与皇子们共争皇权大位，更无法请缨出征，立下赫赫

战功，流芳百年，她们只会在深宫中描描绣绣罢了,我也一样。而且凤仪的身体又是那么羸弱，自小

有喘病，宫中无数名医都治不好她的长期咳嗽。凤仪只有唯一的赌酬——父皇的嬖爱。 

 

  

 

我的二女儿——公主瑞珠使后宫妃嫔对我议论纷纷。我忘不了那个暮冬，大惠宫中天寒地冻，玉屑

翻飞。六岁的瑞珠病了，躺在暖阁的床上。太医们络绎不绝地为瑞珠诊脉，异口同声地说，只要吃

一两记药就可以痊愈了。我说，那快开方子吧。太医们信手写下了药方，纷纷离开了暖阁。我吩咐

宫娥们煎药，自己坐在瑞珠身畔，用手抚摩她那炙热的面颊，她那往日苍白的脸有了病态的嫣红。 

 

  

 

瑞珠醒了，双眼滴溜溜地望着我，一骨脑儿地跳下床，赤着脚从暖阁跑了出去。这令我使料未及，

叱令宫好们去抓瑞珠。一场“捉公主”的宫廷笑柄上演了。一向温驯的瑞珠公主赤着脚奔跑在大惠宫，

令文武百官，后宫粉黛，太监宫娥不解。 

 

  

 

圣上恼羞成怒地叱问鄙庸的太医，太医们唯唯诺诺地说，公主……患了……失心疯，必……须与众

人隔绝，那就快去找她！ 

 



  

 

圣上的命令使众人致力于寻找公主一事上，那一晚，大惠宫里回落着“公主——公主”的喊声。而我

的女儿瑞珠仍不见踪影。 

 

  

 

事情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了结果，御花园管理人——老宫役梁中每日清晨要巡园。那日，他看见了一

个人，一个穿锦衣华服的人，紧紧地缩在御花园的老柳树下。这个人就是已经冻死了的公主瑞珠。

昨晚众宫役没有找到瑞珠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昨晚下了鹅毛大雪，而第二天拂晓，雪已止，人即

现。 

 

  

 

后宫妃嫔开始对我议论纷纷。大皇子——太子博玄之母——皇后袁氏与几位妃嫔向皇上告状，说我

是千年妖女，只有我这种人才会生下瑞珠那种疯子。必须杀了我，才能彻底清除大惠宫的邪气，否

则万里山河会葬于一介妖妇之手。皇上笑笑，他是位明察秋毫的好君主，怎会相信心胸狭窄之人的

添枝加叶？ 

 

  

 

现在，我仍守着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碧粼宫。 

 

  

 

二 

 

  

 

凤仪 

 

  

 

我喜欢大惠宫里那缥缈的旃檀味，听奶娘徐婆婆说，那是先帝的妃嫔唪经的樊玉庙里散出的。我让

徐婆婆带我去樊玉庙玩，徐婆婆皱着眉说：“公主，庙中天寒地冻，莫冻坏了公主的金玉之躯。” 
 

  

 

在宫中，我最爱玩的游戏就是荡秋千。我时常看见几位年轻的妃子坐在秋千上，双手轻轻地撷着秋

千的青藤，衣袂随风起舞，袅袅娜娜，如天外飞仙的衣袖一般。身上的珠佩丁冬作响，像珠玑美妙

的合奏。 

 

  

 

我荡秋千的法子可不像她们那样轻轻柔柔。我的双手狠狠地拽住两根青藤，双脚用力一蹬青石地板

——啊，我荡起来了，我听见了风的吟咏，我的目光极力向远处看，看见的却仍是朱墙鎏瓦——一

幢又一幢红的宫墙——一叠又一叠焕着金光的瓦。 

 

  



 

我是在秋千旁认识丫鬟秉月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荡我的青藤秋千，看见一个小宫女站在秋千

旁迟迟不走，眉头紧缩，像有什么心结。“你也爱荡秋千？”我问小宫女，她点点头。“一起荡吧。”
小宫女看了我一眼，敏捷地跳到秋千上，脚蹬地，双手缓缓地放开青藤，展开，化作鸟的雏翅，长

袖在风中飒飒作响。 

 

  

 

后来，我知道这个小宫女叫秉月，刚选入宫，未安排差事，我把她选到了我身边。 

 

  

 

那年秋天的战斗可谓一件大事。沙漠边缘的龟兹国连连犯境，吞噬了大惠国边缘的大片土地。龟兹

王还扬言要把懦弱的惠国划为他有。父王恼羞成怒，想找一名得力战将产平龟兹的得意。 

 

  

 

太子博玄主动请缨出征。这使父皇左右为难，博玄是未来的大惠王，若他在战斗中有了差池，将来

的大惠由谁掌局？但博玄又极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父皇最终任命博玄为骠骑大将军，荡尽龟兹老寇。 

 

  

 

袁皇后则不想让儿子以身犯险，在送博玄西出之时泪水涟涟，不停地叮嘱博玄要保重，保，重。 

 

  

 

这一战可谓鏖战。从帝都到龟兹就花了数月，苦战了数月，战事到来年初夏结束。骠骑大将军——
太子博玄与龟兹王同归于尽。龟兹国已是满目疮痍，而惠军除了将军牺牲外都安然无恙到返回帝都。 

 

  

 

袁皇后晕厥过去，翌日醒来后仍是泪如泉涌。 

 

但有人是乐的，那些遥望皇位已久的皇子，以前皇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如今博玄已死，皇权在谁

手都有可能。 

 

  

 

三 

 

  

 

凤仪 

 

  

 

惠历二十七年隆冬，叱咤风云的大惠皇——我一向敬爱的父亲偶感风寒，无力理政，卧于衾榻上。 

 

  



 

谁料父亲愈病愈重，竟无力起身，只有靠宫役侍侯。太医们开的药方被皇后袁氏撕成碎片，撒于空

中，她用她那淬过凤仙花水的食指点着太医们的前额，咒骂：“庸医！庸医！连这点小病都治不好！”
太医院的头领——老太医杜钟喃喃道：“皇后娘娘，圣上自登基以来精于理政，身心俱损，只怕捱不

过来年初春。天命难为，我等无力也。”其他躬身而伏的太医也都巍巍称是。袁皇后没有说话，她垂

下了头，没有人看清她的表情。 

 

  

 

惠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父皇把他的所有儿女召集到了病榻前。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同父异母的

兄弟姐妹团聚一堂。谁知这仅此一次的欢聚竟在我垂死的父亲的榻前。 

 

  

 

我们排成几竖行，跪下身来。我悄悄地抬头，看见父亲病榻前悬挂的白色纱曼，缥缥缈缈，像死神

的招魂幡。透过纱曼，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父亲，佝偻的脊背显示了他的病态。 

 

  

 

父亲浑浑噩噩地向身边的宫役说了几句话，宫役们点了点头，轻轻地把父亲的脸扶向我们。父亲望

了一眼他的满堂儿女，清了清黏浊的嗓子，大声道：“你……们……” 
 

  

 

没错，父亲说了两个字就魂归高天了，宫役们朗声道：“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了！”大惠宫立刻传

来此起彼伏的哭声。 

 

  

 

我的父亲——不可一世的大惠皇，死于惠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享年未满50岁。 

 

  

 

惠国人通常在清晨举行葬礼，他们认为晨曦的第一缕阳光会令死者的灵魂早日脱离躯壳，早点轮回。 

 

  

 

父亲的葬礼也是在清晨举行的。那天，大惠国的所有人都上了惠国祖陵——沉英山，山上一片惨白。 

 

  

 

我看见了父亲，他躺在偌大的棺木中，脸色比驾崩那天好了很多。他戴了惠国特有的帝王冠，皇冠

前后是琅美旒。他穿了王者才有的帝服，袖口上绣了青白黼黻。宫役们把父亲最爱收藏的琉璃玉瓶

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父亲的身旁。 

 

  

 

又扛来了十几口棺材，我知道那是陪葬的妃嫔，这都是袁皇后点的人。我以为袁皇后会点与她争宠

的妃嫔殉葬，谁知她竟选了大批刚入后宫，不谙世事的女子。据说这些女子都是自愿陪葬的，她们



身前看不到大惠皇真龙天子的尊颜，死后愿与父亲在黄泉路上为伴。 

 

  

 

繁琐的葬礼结束后，众人又回到了大惠宫。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殿前，等待孙公公宣读父亲的

遗诏。孙公公果然抽出了一张薄如蝉翼的绢纸。那一刹那，我看见三皇子，五皇子眼中都有胸有成

竹又略有余悸的神色。 

 

  

 

十皇子博龄继承惠王封号。大殿中一片哗然——博龄，一个年仅十岁又体虚多病的稚童，他怎可执

大惠天下？但他是袁皇后的二儿子！是父亲为了弥补袁皇后的丧子之痛，让她的小儿子继承皇位？

还是袁皇后捣鬼？ 

 

  

 

一定是袁皇后！我相信大殿中有许多人和我想的一样！ 

 

  

 

博龄拖着略显宽大的皇服下摆，一步一步颤颤巍巍地上了台阶。这个平时久居深宫，目不窥园的小

童眼中有惊诧，惶恐，但没有兴奋。兴奋的是袁皇后，她跳出妃嫔的队伍，向众妃子惊鸿一瞥，迈

着大步，坐在博龄身旁。 

 

  

 

三皇子博远窜出了皇子的队伍，手指袁皇后，大声咒骂：“你这妖妇！篡改先皇遗诏！”袁皇后大叫：

“住嘴！你胆敢对先皇手谕起怀疑！孙公公，给他看看手谕！”孙公公把绢纸举到博远面前，博远愣

住了，那一手流利，圆润的字体，那殷红的大印……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博远几近癫狂地在大殿上歇斯底里地大吵大嚷，袁皇后指着他道：“他欺君

罔上，斩首示众！” 
 

  

 

三皇子被强行拉出了大殿，他的双足愤恨地踢着，口中大叫：“妖妇当权！妖妇当权！” 
 

  

 

父亲的妃嫔们被送往樊玉庙念经，她们将永世住于樊玉庙，不见外人，终日面对冷冰冰的佛尊，以

求来世享福。 

 

  

 

掌权的袁皇后将要囚禁的妃嫔名字写成名单，由孙公公携名单去三宫六院抓人。抓母亲那天，我正

和母亲在碧粼宫赏花。 

 



  

 

初春刚至，雪未消融，我与母亲怀抱小火炉，透过窗子，赏析院中形态不一的梅花。 

 

火炉未暖，孙公公就来了：“奉皇太后之命，邀先皇妃嫔于樊玉庙清修。”他打开袁皇后的手谕，上

面果然写了我母亲的名字：芙，妃。旁边注有一行小字：此妃邪气凝重，须用佛法清净。 

 

  

 

母亲喃喃道：“那就去吧……”她孑然一身，跟着孙公公去了樊玉庙。 

 

  

 

冰冷的庙前，无数风华正貌的后宫粉黛啜啜泣泣，她们穿上了平时不舍得穿的锦衣华服，面颊上涂

了厚厚的胭脂水粉，脖前戴了最名贵的璎珞。今天是她们最后一次琳丽盛装了，以后她们将过上清

修似的贫乏生活。 

 

  

 

我又隐隐闻见了旃檀的香味儿。这一次，我排斥这种香味，就是这一缕香味，将多少妃嫔锁入其中

啊！ 

 

  

 

袁皇后的放肆像惠历二十八年的蔓草一样恣肆蔓延。樊玉庙中的妃嫔成了袁皇后的眼中钉，她似乎

以铲之而后快的心情毒杀了许多妃子。 

 

  

 

第一个被狙杀的妃子是与柳妃合称蒲柳之姿的蒲妃。蒲妃今年17岁，进宫一年就迅速升为皇贵妃。

蒲妃无法忍受袁氏的飞短流长，与其顶撞，但仗着父亲的庇护，袁氏只能自认倒霉。 

 

  

 

蒲妃也被送往樊玉庙清修，我不知道一个前景斑斓的少女被囚禁起来，用佛经了此残生是什么心境，

但她唪了一匝月的佛经后就被毒死了。 

 

  

 

那天傍晚，念了一天经的蒲妃回往住处休息，刚进屋中，袁皇后的几个贴身丫鬟也就尾随而入，将

蒲妃扼住，强行把一瓶毒药倒入蒲妃口中后拂袖而去。蒲妃痛不欲生，但服了此毒就会哑，她不能

喊也不能叫，夤夜时殁了。开始我不懂皇后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杀人，后来想明白了。现在皇

后是真正的王者，王法在她眼中了如无物，她爱杀谁就杀谁，没人能管。 

 

  

 

熹微的晨光下，蒲妃的葬礼在沉英山上安安静静地举行。没有父亲逝世时那样浩浩荡荡的队伍，只

有寥寥几位丫鬟。我也着缟素衣衫，站在她们之中。 

 



  

 

蒲妃的尸体被放入狭窄的楠木棺中，遗容没有像父亲那样华丽。她的脸未施脂粉，像一朵无瑕的白

莲，在晨风中冉冉初放。身着樊玉庙统一的麻布衫子，似乎想显示着衣者的寒酸，其实没有，这宽

大肥胖的衫子更显出了蒲妃的纤弱。 

 

  

 

蒲妃被强行毒毙后，她的挚友柳妃开始焦灼不安。 

 

  

 

柳妃每日念完经后就回到住处放声大哭，边哭边喊，不该听蒲妃之言，欺罔皇太后。以前，她为尊

严反击皇后，如今，她将尊严抛之脑后，只为苟活于世。 

 

  

 

哭了一个星期，仍不见丫鬟们赐死，柳妃喜出望外，她坚信袁氏相信了她的话，对她赦免。她特地

拿出了秘密收藏的花雕酒，以兹庆祝。 

 

  

 

刚呷了一盅酒，皇后的心腹丫鬟就出现在了柳妃的面前，她仿佛从这几个相貌平平的宫娥身上嗅到

了血腥气。她向她们掷了一个酒杯，然后满屋子逃窜，但宫娥们仍抓住了她，扳开她的嘴，灌下毒

药，她呛得猛烈咳嗽，她们又把她的下颌死死摁住，让她呛不出一滴毒药。 

 

  

 

她翻来覆去地打滚，已无力哭喊。 

 

我没有参加柳妃的葬礼，我一向不喜欢卖友求荣的人。 

 

  

 

母亲芙妃在柳妃死后也遭毒毙。她与前两位妃子不同，当丫鬟们进入母亲的小屋时，母亲夺下了她

们手中的鸩药，一口吞了下去。别人对母亲的行动不解，但我理解，母亲讲究活的精彩，如今，她

的生活已近贫乏，倒不如一死了之。 

 

  

 

我在惠历二十八年春天光顾了三次沉英山，送走了父亲、母亲与素昧平生的蒲妃。母亲入殓那天，

我着缟素孝衣，站在人群前方。当宫役要合上棺盖儿时，我大叫：“等一等！”我用手抚摩了母亲那

比平日苍老的面颊，冰冷沁入我的指尖。 

 

  

 

四 

 

  



 

惠历二十八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早朝。大殿上依旧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抱着猫的傀儡君主博龄，

他的母亲袁皇太后轻轻挽着他的肩，将他送入玉穿成的珠帘后面，自己坐在龙椅上。 

 

  

 

圣上，龟兹王的独子率众多孑遗之人重组部众，连扰我国边境，十分猖獗。 

 

“那就把凤仪公主嫁给他吧，让他准备迎接新娘。”袁氏大声道。 

 

圣上，我们未战先降，恐怕…… 

 

你是皇上？ 

 

  

 

凤仪 

 

  

 

早朝过后，我就知道了要嫁往龟兹的消息。那天，我正和秉月在绷五彩线，孙公公来宣旨。我要嫁

往龟兹国，嫁给畴昔的龟兹王的独子，今昔的龟兹王。让我明日早晨“盛装打扮”，“由西门出大惠宫”，
袁氏已把线路图交于钱总管。 

 

  

 

孙公公走后，秉月让我带她一起去龟兹。我知道龟兹不是好地方，那儿只有无垠的沙碛与炙烤的烈

日。到了那儿，人的性情就会变的残酷。“皇宫已经由袁皇后掌管了，我宁愿跟你去大沙漠也不在大

惠宫。”我默默俞允了秉月的要求。 

 

  

 

当我要嫁往龟兹的消息在大惠宫传得沸沸扬扬时，徐婆婆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带她去龟兹。我了解徐

婆婆的心情，她的丈夫早逝，膝下无子女，唯一可亲的人就是我。从我降生的那一天，她就陪我左

右，教我风俗礼仪……万里迢迢，她愿与我为伴，我大慰，点了点头。 

 

  

 

翌日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开始我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梳妆。这是我最后一天在大惠宫中，

我的小阁里梳妆。 

 

  

 

宫嫱们从木箱中取出了大惠皇族子女特有的皇服，这种华丽的礼仪服只有重大场合才着。宫嫱把皇

服抖开，轻轻地披在我的身上。皇服是红色的，前后绣有远雏六只，金灿灿的。 

 

  

 

着好皇服后，我端坐在茶色宽镜前，秉月为我梳头，梳礼仪饰，她用香木梳缓缓刮我的头发，把头



发分成六个束，再把每一束编成鬟，叉上不同的钗钏。 

 

  

 

梳了五个鬟，我听见宫役们的通报：皇太后驾到，尖悚的喊声划破了大惠宫的宁静。 

 

袁皇后是从双珠锦凤罘锶缌帘外进来的。这个眉目中略运杀气的妇人，不再是当初与六宫争宠献媚

的皇后，她是至高无上的皇太后，手中握有大惠国的万里山河与芸芸蒸民。 

 

  

 

她在冲我笑，莞尔一笑。她的双手轻轻撷着皇服下摆，莲步跚跚地踱到我身后，凝视着镜中我那苍

白的脸，用手卷起我的最后一束发，盘成个鬟。她那尖利的指甲让我头皮发麻。 

 

  

 

袁皇后伸出左手，从发髻上取下一个雕有凤凰的玉钗，缓缓地插入我的发鬟中，一阵冰冷。 

 

  

 

“我还要陪圣上，你自己再打扮打扮吧。”她的手轻轻扶在我的肩上，然后放下，提着脚尖离开了小

阁。 

 

  

 

我梳妆好后，由秉月与徐婆婆携着，出了小阁。一记又毒又辣的阳光直直地灼在我的前额，这使我

联想到大漠炙人的太阳。 

 

  

 

西门聚集了许多人，有我的兄弟姐妹、皇亲国戚……圣上也来了，身后由十几名宫役撑着龙凤屏风，

还有一群宫娥在为他扇扇。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撩开马车的幔子，坐了进去。从车窗的缝隙里，我看见了众人的表情，有的叹息，

有的得意，有的默然……我不喜欢别人看着我。 

 

  

 

蓦地，众人朝一个方向望去——原来圣上被毒日炙烤地晕厥过去。袁皇后大叱：“太医！太医！”宫
役们忙去殿中寻消暑药。没有人再关注我了。 

 

  

 

我笑了。没有人料到我出大惠宫时竟是笑的。没有人料到我出大惠宫时竟是笑的。 

 

  

 



惠历二十八年那个沉闷的夏天我是在跋山涉水中度过的。从大惠国地图的中心——帝都，缓缓挪移

到最偏远的边塞是一条辛苦的旅程。白天，我们坐在马车里，夜晚就宿在“残灯照空驿”的驿店。没

有了大惠宫的喧嚣，是秉月与徐婆婆陪我度过这段岑寂的时光。 

 

  

 

初秋，我们到达了龟兹国境，钱总管说龟兹王会在龟兹国的正门迎接我，而龟兹国地处沙漠边缘，

我们必须在沙漠中住几天。 

 

  

 

走了好几日，终于进了大沙漠。四周只有沙碛，沙碛，阒静无音，让我感到此刻不是行走在人间，

而是在没有生命的鬼蜮。我们携带的水囊被密封在箱中，以免被毒日晒为蒸气。偶尔掠过的鸟类让

我察觉到生命的活力。此刻鸟儿可以用敏捷的双翅逃避沙漠，而人类却无法躲避这噬人的沙碛。 

 

  

 

傍晚，钱总管寻到一块高兀的大石，他把帐篷系在大石上，帐帐相连，我们能入住了。 

 

  

 

我是从《消寒图》上发现今天是中秋佳节的。自离宫以来，每天我都要在青灯下填写《消寒图》以

计算时日，过一天就凝重地填上一笔。没想到我进入沙漠的第一天竟是家家团聚的中秋。 

 

  

 

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了大惠宫中秋的美妙场面。中秋之夜，我们坐于御花园的千回廊上，面前摆着

紫檀木桌，桌上摆有御厨房做的月饼与父亲赏赐的珍奇异果。我们赏月，还猜字谜，制灯谜，联对

子等等。 

 

  

 

过去的日子我不再拥有，难道我还不能拥有观月的权利么？我撩开了青帐的帘布。 

 

夜凉如水。连作一片的青帐中，只有我还点着灯。踏着冰冷的沙砾，我坐在一片沙壁上仰望月亮。 

 

  

 

听别人说过，大漠的天空比帝都的广，大漠的月亮也比帝都的大。往昔在宫中赏月，月只如月饼般

大小。如今的月，大如盥盆，明如白璧，略带墨色的瑕疵。 

 

  

 

“公主，”我骇了一惊，是秉月，着宫女装的秉月。她怀抱一件锦氅，小心翼翼地把锦氅披在我肩上，

坐在我身旁。 

 

  

 

“你也出来看月亮？”我问。 



 

“不是，奴婢是来陪公主您的。”尽管这儿没有别人，秉月仍以仆自谦，尊我为主，“公主，您知不知

道龟兹国是什么样子？” 
 

  

 

这正是我一直想逃避的问题，但终究是避不了的：“我不清楚。” 
 

“那儿有美妙的音乐，甘醇的葡萄酒，对吗？”秉月那天真的双眼如一洼明净的秋水。 

 

  

 

我真的有资格赏仙乐，品美酒么？没有。我是惠国未战先降的标志，对于投降的惠人，龟兹王定会

称孤道寡，盛气凌人，怎么会以礼相待？ 

 

  

 

秉月向我莞尔一笑，道：“公主，我们回去吧，天太冷啦！”我看见秉月的脸颊已是冻得苍白，便携

着她在沙碛上留下一片鞋印。 

 

  

 

夜凉如水。 

 

那一晚我睡得很好。我是爱做梦的人，做过五花八门的梦，而这一晚，我没有做梦，安安静静地迎

接曙色的来临。 

 

  

 

我醒来的时候，毒辣的阳光已经透过帐布灼射在我脸上。很奇怪，平日里晨露未稀之时，钱总管的

手下就会吹晨鼓，提醒熟睡的人该上路了。而今天已经很晚了，四周都是无音。 

 

  

 

我走出帐子想去问问钱总管缘由，看见徐婆婆伫立在一座小丘上向远处眺望。徐婆婆布满皱纹的脸

异常惨白，她蹙着眉，仿佛凝了一团阴霾。 

 

  

 

“婆婆，怎么了？”我问。徐婆婆颤颤地转过头，道：“公主，老身总是听见晨鼓，而今天早晨安安静

静的，我觉的奇怪，就想去问钱总管。走到他们帐外，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进了帐才发现他们早走

了，还把所有的东西全带走了，什么水呀，马呀，吃的呀，圣旨呀……全不见了！” 
 

  

 

我怔住了，钱总管一行人的遁逃等于给我们叛了极刑，他们恐怕早就选好了线路，轻骑而逃，留给

我们的只有一个字——死。我问徐婆婆：“秉月呢？”徐婆婆答：“我刚才碰见她，就把这事告诉她了，

她死活不信，非要去追他们。”“追？这千里沙碛，要是她丢了怎么办？”我不希望我们三人之中的任

何一个人死得那么快。 



 

  

 

我和徐婆婆坐在小丘上等着，终于看见了秉月。她回来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徐婆婆问：“找着了

吗？”秉月无力地摇摇头。这在我的意料之中，钱总管一行人既然要逃，定会选准时间与线路，怎么

会让我们找到？秉月情不自禁地哭了，她蜷在徐婆婆身畔，啜泣道：“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沙漠

里……”徐婆婆也哭了，她用她那枯槁的手行云流水般地抚摸秉月的头发，道：“傻孩子，我们怎么

会死呢？等我们到了龟兹国，公主就是皇后啦，到时候享清福还来不及呢！” 
 

  

 

我知道徐婆婆是在安慰极端悲痛的秉月。圣上的手谕在钱总管处保存，如今钱总管已把圣旨带走，

谁会相信我就是要嫁给龟兹王的大惠公主凤仪呢？ 

 

  

 

风雪漫天，我们御风踽踽而行。这已经是我们没有水粮勉强熬过的第二天。大漠的天气说变就变，

前几天还是闷如蒸笼，今天又寒如刺骨。侥幸的是我们离开大惠宫时已带走了防寒衣服，但饥肠辘

辘足以令人倒下。 

 

  

 

“我……走……不动了……”徐婆婆嘶声道，她坐在雪地上，而色惨白；呼吸急促，年轻人都无法空

腹在风雪中长时间行走，更何况已经到了耄耄之年的老妪呢？ 

 

我提议道：“秉月，我们分头给徐婆婆找干净的雪水润肺吧。”我刚说完话，就无可休止的咳嗽起来，

咳——咳，仿佛呼吸已膨胀，肺部已溃烂，喘病的威力在大寒天发挥地淋漓尽致。 

 

  

 

秉月拍拍我的背，道：“公主，你身体不好，找水一事还是交予奴婢吧。”我尽力捂着胸，道：“你……

一人……能找多少……水呢？我……们分头。”说着我已转身向右边踱过，一路的咳嗽声划破了这风

雪天的宁静。 

 

我颤颤巍巍地爬上一座小峰，峰顶的雪块洁白无瑕，不染沙粒。我用力搬运雪块，谁知竟移动了整

座小丘，致使脚下软软地一滑，身子一仰，像流星般坠下小涧。 

 

“啊——”我一声尖悚的惨呼，我也许是对我临死的感叹吧。我重重地跌在峰下，气血上涌，喷了一

口殷红的血……血…… 

 

我努力不想现在的痛苦，竭力追溯往昔的欢声笑语，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座宫厥的屋宇上驻

足着一只凤凰，碧蓝碧蓝的凤凰，羽翼散发出幽邃，令人昨舌的光芒。徐婆婆说过，只有将死之人

才会看见这种凤凰，难道我将死了吗？我的一生将画上句号了么？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一幅画面；

御花园的两架青藤秋千，上面坐了两位年轻的妃嫔，她们轻曳青藤，双足悠悠荡起。走近了，才发

现那二人赫然是遭毒毙的蒲、柳二妃，她们俩依然像往昔一样亲密无间。蒲妃发现了我，向我然而

笑，招手道：“凤仪，过来，我把秋千让给你坐。”我痴痴地点了点头，走向亲爱的秋千……秋千…… 

 

  

 



秉月 

 

  

 

当我走向山涧时，公主已经没有呼吸了，她的脸侧有一大滩血。我没有清楚公主的死因，是长年的

喘病？还是从小丘上跌落？我一定要背公主回大惠宫，让她有一个体面的葬礼，让她在黄泉路上与

父母为伴。 

 

  

 

我与徐婆婆携公主在沙漠中熬了一天。第二天，风停雪止，大漠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队商贾。我以

公主发上的饰品作饷，请求他们带我们回大惠国的帝都。 

 

  

 

惠历二十八年暮冬，我们又回到了大惠宫，历经跋山涉水，体验生死。袁氏看见公主的尸体只是淡

淡地说了句：“葬吧。”公主的墓穴设在芙妃棺木旁边，愿她们母女俩在黄泉路上为伴。 

 

  

 

我多方打听钱总管遁逃一事，发现钱总管一行人是受了袁氏的利诱。袁氏命钱总管把我们带进沙漠

边缘，再卷席而逃，让我们的荒漠中煎熬，惨死…… 

 

  

 

尾声——挽狂澜 

 

  

 

惠历二十九年暮春的一天，皇后袁氏上完早朝，在素心殿独自品茗。突然，素心殿的门开了，一行

人出现在了素心殿，个个手持利器。为首的是当时有望继承大惠皇位的五皇子博婴。博婴手持一把

银光霍人的长剑，身上的战袍在风中猎猎而舞，眉心间氤氲起腾腾杀气。袁皇后大惊失色，尖叫道：

“来人呐！来人——”没有人。只有几位胆小的宫女捂着脸往墙根里缩。博婴一跃而上，长剑刺进了

袁皇后的心窝——拔剑，剑尖上只留下花瓣般的一点绯红。袁皇后皱着眉，道：“你竟敢轼杀皇太后？

不仁不义。”博婴道：“你夺权，篡改遗诏，更为不义！”袁皇后凄怆的地倒下。博婴走到一名小宫女

面前，俯下身，用小宫女的群袂拭干了剑尖上的一点殷红，然后转身大叫：“我是大惠王！” 
 

  

 

一场宫变至此画上了句号。  

  


